
2018年08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邱峰 美编：胡兴鑫 郭金芳 校对：单红A08 特稿 2018年08月18日 星期六

责编：邱峰 美编：胡兴鑫 郭金芳 校对：曹韵红 A09特稿

进入新时期，“沿海赚钱，
回家过年”不再是在深攸
县人的标配生活，“双城而
居”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2018年正月初二，深圳市攸县
商会在攸县县城举办了一个千人
团拜宴会，邀请会员企业留守在攸
县老家过春节的父老乡亲一起团
拜。场面轰轰烈烈，一时传为佳
话。

正月初六，鸾山镇南岸村的小
彭师傅早早打点好了所有行装，带
着妻儿开着自己在深圳某出租车
公司承包的“的士”准备南下。小
彭师傅今年回家过春节特别开心：
他终于在县城某楼盘看中买下了
一套房子。据某楼盘售楼中心负
责人袁先生透露，仅年前腊月廿
六、廿七两天时间，他所负责的这
一刚刚开盘的楼盘，已经有210余
套（栋）房子被登记预订了，其中
60%以上是从深圳等沿海地区回
家过年的攸县人预订的。

而整个春节期间，小彭师傅上
屋邻居家的大门则一直紧闭。一
打听，原来上屋老尹一家老少早在
年前就赴深圳与儿子们团聚过春
节去了。

在攸县，这种两地往返团聚过
春节的人家多达一万余户。据攸
县汽车站内部人士透露，春运期
间，含加班车每天发班深圳等沿海
城市的有 60 余趟，双向对开都是
满座。攸县人已经不仅仅是囿于

“沿海赚钱，回家过年”了。
走出去，享受高品质生活。在

攸县，有一大批这样的年轻人：他
们在深圳沿海城市和家乡县城两
地皆有居所，演绎着现代攸县版

“双城记”。
改变居住地点、调节生活节

奏、体会不同的城市风情和多元化
的生活方式，这些浓郁的幸福感足
以让人忽略时间和空间上所付出
的成本和阻隔。攸县到深圳沿海
城市的距离，或许就是一辆“的士”
的距离，其实更是一段亲情的距
离。

小彭师傅说，在深圳的石厦、
皇岗等城中村，数万攸县人把家乡
的过年方式渗透到了深圳本土。

双
城

从来没有哪座城市像深圳这样，虽与攸县相隔千里，却成了众多攸县人的冒险乐园与财富之地。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南下深圳“淘金”的攸县人不下20万，鼎盛时期，“攸县的哥”就曾占据深圳出租车市场半壁江山。

而今，攸县人的就业与投资早已触及深圳的各行各业，在深投资企业达4500余家，年产值近千亿。

回报桑梓，陆续有不少在深圳富起来的攸县人返乡置业、创业；另一方面，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不少攸县人开启了“攸县-深圳”的双城生活。

攸县人的深圳
特约通讯员 周新华

攸县人大规模南下深圳缘于“攸县的哥”，
而促成深圳第一辆“攸县的士”的，竟是一
位在深圳打工的攸县妹

陈建云、王喜平、陈友谊他们几乎每月例行这样的聚
餐。虽然，如今大家已经不再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开出租车
了，但是，他们依然从事着和出租车或开车相关的营生。
陈建云现在从事驾驶员培训，王喜平和陈友谊都在出租车
公司担任车队长，从事管理工作。

上世纪末，陈建云读大一时，遭遇一场车祸，耽误一段
学业，后来又因其他原因，不得不退学。在家乡混了好几
年，愣是混不出个好光景。于是，他在当地驾校“速成”了
一本驾照后，跟随南下大军懵懵懂懂地来到深圳特区。

当然，作为后来者，陈建云完全不清楚攸县人在深圳
出租车行业的“始作俑者”。

那是1990年，深圳公交客运公司在攸县招聘20多名
司机来到深圳开大巴。这些司机来深圳后，发现深圳“的
士”生意非常好。有一次，一个叫刘龙章的和一个外号“黑
皮”的攸县司机特意到路边摸底，他们站在路边数了大半
天，发现100辆的士只有几辆是空载。于是他俩下决心合
伙承包了一辆“的士”。

谢吴艳，现在是深圳一家运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
在“攸县的哥”涌向深圳的过程中充当了特殊意义的角
色。中专毕业的她，放弃了眼科医生的工作，1990年从攸
县来到深圳，基本是和第一批大巴司机一起来的，是较早
来深圳的攸县人之一。她笑着说：“我是深圳第一辆‘攸县
的士’的促成者，也是第二个‘包的士’的攸县人。”

据谢吴艳说，来深圳以后她不是开车，而是在公司打
工。那时她听说深圳“的士”司机收入很高，月收入有将近
2万元，车的承包金是5万元，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开大
巴的老乡“黑皮”和刘龙章。两个老乡立即被吸引，于是亲
自到路边调查核实后，合伙承包了一辆“的士”。按谢吴艳
的说法，这就是攸县人在深圳“的士事业”的开始。不久，
谢吴艳见两个老乡经营良好，就也承包了一辆“的士”转给
别人开。

1995年，谢吴艳以买断经营权的方式承包“的士”车队，
自己出资，公司负责管理，然后再把车发包给攸县司机。

谢吴艳只是许多早期来深圳“发家”的攸县人之一，实
际上“谢吴艳们”的示范作用要远远大于他们又从家乡带
来了多少老乡。

据早期来深圳的几位攸县人回忆，1993 年—1994 年
那段时间，攸县人来深圳的就已经不少了，而且大都瞄准
了出租车行业。据说，最早来深圳开“的士”的攸县人中，
现在不少人已经身家上千万元。而第一批来深圳的大巴
司机，大部分都回到了家乡。

深圳北站旁的龙悦居小区某栋23楼，陈建云正邀约五六
个攸县老乡正在小聚，分享刚从朋友荔枝园采摘过来的新鲜
荔枝。这样美妙的时光，许多年以前陈建云想都不敢想象。

在龙悦居小区，已经入住了十余户攸县老乡。这是深
圳市政府为获得深圳市户口的“新深圳人”提供的福利性
廉租房。而陈建云、王喜平、陈友谊他们因为从事出租车
经营的出色表现，先后被评为深圳市“五星级出租车司
机”，符合办理“深户”条件，成为“新深圳人”的一员。

从一名进城务工的“攸县的哥”到引人艳羡的“新深圳
人”，陈建云他们的经历正是攸县人闯荡深圳的一个缩影。

发
轫

大量“攸县的哥”的进入，带动了一大批攸县老乡来
深圳从事生活服务业，也促成了深圳多个“攸县村”
的形成发展

跟大多数从攸县过来的老乡一样，当年，陈建云首先按图索骥找到
福田区石厦村——当时这个城中村正逐渐形成极具特色的“攸县的士
村”。陈建云暂时借宿老乡处。白天，他跟随一大帮刚来深圳同样准备
开“的士”的老乡走向街头。他们必须要彻底熟悉深圳的所有街道路
线，才能通过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资格考试，拿到《出租车营运资格
证》。此后，还要托老乡借助当时出租车内配备的对讲机四处打听缺副
班的出租车主班老乡，需交纳好几万副班费用，有时还要另外打点中介
人可观的“茶水费”，方能当个专走夜班的副班司机。在深圳的出租车
行业，攸县老乡的信息渠道非常畅通。老乡们经常违规将归属不同公
司的对讲机统一调到一个约定的频率，大家及时交流信息。

陈建云刚开副班时，有一次违章停车候客，被交警抓住要抄牌。陈
建云立马上前求情：“报告阿sir，我是刚出校门的新司机，请给我改正机
会。”他的运气很好，警察果真放他一马，没有抄牌。从此以后，陈建云
再也没有违章，直到被评为“深圳市五星级司机”，全家落户深圳。

陈建云介绍，像他这种从事出租车行业因获得各种殊荣全家落
户深圳的攸县人有100多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石厦、皇岗、大望、民乐……攸县人前前后后的
群居总人数，累计超过20万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深圳特区
政府大范围、大力度改造和整治城中村的当下，这些“攸县的士村”在
繁衍生息近30年时光后，依然保持着浓郁的攸县特色。

“攸县部落”在深圳特区的发轫，从来就绕不过城中村这个话题。
以前，“的士村”攸县老乡开的士的居多，其他人有卖菜的、开饭

馆的、开诊所的、开汽车修理厂的，除此以外，很少有攸县人再做其他
工作。每天清早或傍晚，统一制服交接班的“的哥”“的姐”浩浩荡荡，
煞是壮观。

而如今，的士司机约占一半，其他各行各业都有。走在“攸县的士
村”，让人有种“穿越”的错觉，以为是身在湖南攸县某个城镇。临街

“湘攸大碗菜”“攸县米粉”“攸县理发店”“攸县诊所”“攸县麻将馆”依然
随处可见。只是“的士”交接班的景象不如许多年前那般壮观了。

横亘福田新区委门前的福民路，途中绿树阴浓夏日长，不似握手
楼的一线天，几缕虚弱的光线从楼与楼的缝隙中穿过，照进逼仄的暗
室。握手楼中望不到的风光让人期待。福田新区委的东边是皇岗
村，西边则是石厦村。

从石厦地铁站F口出来，走过天虹商场，有家著名的烤生蚝店，原
味蘸芥末，或者加蒜蓉剁椒烤熟，一打生蚝端上来“嗞嗞”响，再叫几
罐生啤，可以告慰一个疲倦的夜晚。在外闯荡的攸县年轻人，从来不
缺眼前的苟且。

攸县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各个领域。“阿瘪”在深圳开出租
车有好些年了，老婆阿娇通过招聘考试在石厦村委会任职，主要管理
流动人口。老婆的一些闺蜜则在附近天虹商场从事管理或收银。

“阿瘪”感叹，现在出租车的境况，的确大不如从前了。以前每个
月有将近2万收入，如今挣个8000都要看运气了。尽管如此，开出租
车毕竟还是有一份稳定的现金收入。正因为此，“攸县的士村”经常
有人“离开”，又有人“进来”。

扎
根

闯荡深圳的攸县人不乏铩羽而归者，留下来的“精
英”们也绝不满足于做一名“深漂”，而是进军深圳
的各行各业

周煜和郭开华不开“的士”很多年了。跟其他同行赚取第一桶
金转型做实业不一样，两人结伴，从保险公司业务员做到了高级经
理。手下100多人的团队，全是攸县人。

周煜说，随着深圳地铁的开通，以及近年来网约车的兴起，很
多原先开出租车的攸县同行转型制造、物流、贸易等其他行业。

2017年，深圳市攸县商会成立。周煜和郭开华积极主动加入
商会。在这里，两人结识了一大批在深圳打拼的攸县精英。

跟周煜他们从开出租车起家不一样的是，罗辉是在深圳特区
军营退伍后选择留下来的。目前，罗辉的服装加工企业每年产值
接近亿元。而跟罗辉一样选择留在深圳的退伍兵有近百人，事业
做得有声有色的也有10余人。付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人合伙抓
住了机遇——承包了一条大巴专线，多年后干脆买断经营赚得盆
满钵满。后来，政府要求收回经营权，付武转型投资环保产业。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宾华和杨平则是少数几个从攸县内地来
到深圳，投资办工厂的。

宾华说，他原本在蛇口做贸易业务积累了第一桶金。谈到当
年做贸易的境况，宾华无限感慨：“那年代，贸易真的好做！只要掌
握了信息和渠道，钱就大把大把地来。”然而，那样的“数钱时光”再
也不复存在了。许多年后，宾华回味起当年的光景，依然意犹未
尽。后来，宾华发现泡沫包装大有市场，于是就在龙岗区选址办
厂。宾华在龙岗买下地皮筹建工厂时，周边尽是荒蛮野地。如今，
工厂周边高楼林立，蝶变成一个繁华的大商圈。据悉，地铁3号线
将延伸到工厂门口，工厂的地盘将坐地升值。

杨平在龙华投资的塑胶厂，曾一度享誉深港业界。杨平因此
还带动了好几个老乡围绕塑胶上下游产业链投资办厂，共同创造
财富。2008年前后，杨平在企业运作“上市”未成功的情况下，一边
四处购置地产，一边进军股市。结果投入的两个亿在股灾中遭遇

“滑铁卢”，铩羽而归。杨平说，好在自己量力而行，一切损失尽在
掌控之中，不至于“伤筋动骨”。此后，杨平又在湖南家乡经营过煤
矿、石料矿等产业，均未有大的发展。东边不亮西边亮，倒是之前
购置的多处地产，出乎意料地“翻着个头”看涨。杨平现在把工厂
厂房租出去让别人经营，自己准备捣鼓新的产业。

海波相对于在深圳发展的同乡前辈，则彰显新生代特有的商
业“机灵”。海波积累第一桶金后，转型专做“二房东”。

深圳，作为国内最年轻的一线城市，多元、开放，有着深刻的移
民城市烙印，依然是“闯荡”的最佳代名词。一句口号在深圳广泛
流传：来了就是深圳人。然而，高房价使新深圳人的生存空间受到
挤迫。还好有城中村，虽难免脏乱，但生活成本低廉，能提供庇护
直到“深漂”有能力搬出。如果说深圳是一座圆梦之城，城中村就
是一个巨大的梦想孵化器。而现实是深圳无地可用，城市化浪潮
席卷城中村。如今很多城中村旧改工作正按流程推进，拆迁不在
眼前，但已不遥远。海波就看中了其中的商机。

海波在市内各城中村、早期工业园四处安插眼线，寻访和长租
整栋“小产权”楼房和老旧厂房，租期一签10年以上。公司重新装
修改造以后再分割转租。城中村的“小产权房”统一做公寓，工业
园区旧厂房则变身时尚现代感十足“写字楼”。

转
型

不知不觉中，攸县人已在深圳创下了“千
亿产业”，深圳攸县商会的成立、金融服
务的跟进，则助推在深攸县企业人士进
一步形成合力，打造“天下攸商”品牌

2017年12月23日，深圳市湖南攸县商会成立庆典
大会在深圳市银湖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标志着在深圳
特区打拼的数千家攸商企业和数以万计的客运司机群
体从此有了一个“新家”，也为深圳特区和攸县两地经
济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攸县人在深圳特区投资企业
达到4500余家，民营资本累计投资超过600亿，年产值
接近千亿。近年来，虽然陆续有人回流家乡，但是仍有
不少年轻人奔赴深圳踏着前辈的脚印创业。因而，在
深圳及周边从事生产制造、的士营运、工程作业、影视
传媒、电子商务的攸县人稳定保持在8万人以上。目
前，该商会前期入会规模企业有300余家，会员单位涵
盖电子、家具、服饰、建材、物流、珠宝、化工、物业、影
视、跨境电商等诸多领域。

2017年10月19日，攸县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一行七人，奔赴深圳特区，与深圳市攸县商会联合召
开银企座谈会。通过深入走访企业现场考察后，银行
领导层对攸县老乡在深圳特区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深
感钦佩。在银企对接会上，银行领导在认真听取40多
位在深发展的企业家提到的“融资难”问题，当即愿意
助推老乡在深企业做强做优。当天下午，在深圳市人
民大厦主会议室，攸县农商银行与深圳市攸县商会签
署了5亿元贷款授信协议，并授予单个企业各个层级
信用贷款额度。

在攸县商会的成立大会上，周玉书将军作为老乡
一再勉励在深圳特区发展的攸县籍企业家一定要形成
合力，团结合作，立足深圳，放眼全国乃至海外，把企业
做大做强，努力打造“天下攸商”品牌。

助
推

如今深圳很多城中村旧改工作正按流程推进如今深圳很多城中村旧改工作正按流程推进，，拆迁不在眼前拆迁不在眼前，，但已不遥远但已不遥远 周新华供图周新华供图

▲深圳城中村随处可见攸县米粉店 周新华供图


